
今年夏天高温时间特别长。一个周末，我们几个
同学家庭相约舟山朱家尖。

上午，租了一条渔船出海捕鱼，拉了两网，捕获了
一些梅鱼、豆腐鱼、皮皮虾、小青蟹，供我们这些人吃是
绰绰有余的了。中餐，吃着自己打捞上来的海鲜，大伙
儿的心情是有快意的，即便是在这个距离大海不远的
民宿里，吹不来一缕海边的风，带不走一丝高温下的闷
热。中饭后，躲在房东的客厅里打牌，看的人比打牌的
人还多。傍晚时分，有人质问，“我们是来干吗的？”一
句话振聋发聩，牌局收场后，合计着先去哪里。往南沙
景区的道路被车堵得水泄不通，不如先去乌石塘景区，
从导航上看，那边没堵车，得到了大家的附和。

路上果然通畅，地面上的热度也退去了不少，几辆
车子很快就到了乌石塘景区。停好车子，检票进入，走
一小段路，见有小桥，河岸边杨柳依依，一道绿色的浮
萍铺在水中，和远山、树林的颜色浑然一体。上大堤，
不尽凉意拂面而来。海面并不辽阔，远处南北两个山
头，如卫士般拱卫着这片近海，安全围栏随着涌浪晃
动，几艘渔船停泊在不远的地方，马达声声。堤坝到海
边是一层厚厚的光滑的鹅卵石，向左右两边延展铺开，
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的，刺激着脚底每个穴位。景
区严禁下海游泳，人们大都光着脚，站在海边，享受海
水的亲吻，海浪看似不大，到了脚边忽然加大了力度，
将你的裤腿打湿，凉飕飕的。晚霞映照下的天空，格外
妩媚迷人，右边那座山不知什么时候浮起一道橙色的
彩云，盘旋笼罩在山的顶部，人们纷纷远眺，用手机拍
下这一难得的瞬间。

吃过晚饭，我来到民宿的外围溜达。路灯下，房东
的瓜菜地只剩下一些藤藤蔓蔓，枝叶已经不见，狗尾巴
草，耷拉着脑袋，披着枯黄的外衣，直立在没有风的夜
晚，独有外形和水稻相似的稗草，挂上了几颗露珠，晶
亮晶亮，十分难得。夏虫们躲在巢穴里，分工合作，有
高声鸣唱的，有低沉和声的，从日暮时分开始，一刻也
不肯歇着。

第二天上午我们取道奉化。中午，吴同学多年的
生意伙伴陆大哥，招待了我们，还给我们带来了水蜜
桃。陆总盛情邀请大家有机会去越南玩，说他在越南
的公司那一带的榴莲特别好吃，海鲜品种多价廉物美，
一众人听了心动起来，有的当即关心起自己的护照有
没有过期。

下午，明晃晃的日头照射在挡风玻璃上，刺得人睁
不开眼，户外的温度，应该是突破了历史极值。在杭甬
高速余姚路段，女儿发来信息，说家里下雨了，我以为
听错了，经过证实，确实下雨了！我抬头看了一下余姚
的天空，日头高挂，天空湛蓝，没有任何风雨前的迹
象。心里担心，等我们到家，会不会错过了这场风雨。
微信群里，倪同学说萧山机场这边雨很大，还说，一进
入萧山，就找到了凉爽的感觉。这个时候，我刚开过柯
桥收费站，心里渴望风雨快点来，再快点。西边的天
空，黑压压的乌云，估计，一会儿雨点就到了。果然，一
瞬间，雨点来了，挡风玻璃啪啪作响，打了个措手不及，
又在意料之中。四周顷刻变得昏天黑地起来，车子都
放慢了速度，有的打开了双跳灯，随着风力的加大，雨
点的增密，高速公路上似乎换了一个样子，所有的车辆
都开启了大灯，减速并前后保持着距离，雨刮器使出了
浑身的力气，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到达城区，雨过天晴，地上还留着许多积水，高架
上的出水口哗啦啦地流着水，打在过往的车上，湿润了
行人的衣袖，清凉在人们的心里。我打开手机的天气
实况，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这场雨，好似久违了
的朋友，来得及时，格外亲切。

你有现金吗？
■唐仔

夜航船
跟儿子伸手要钱，总归不如自己手里能捏几个钱。老太太的话，更是让我羞愧而心疼，她那个“捏”字，戳痛了我。我赶

紧回家，找出了零零碎碎的二十几块钱。我要去用这些现金，将它们都买下来。

从超市出来，看到墙角，蹲着个
老太太，面前的地上，摆了几样蔬菜。

一眼看到几根黄瓜。歪瓜裂枣
这个词，用在那几根黄瓜身上，真是
再恰当不过了。粗细不一样，大小不
一样，歪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歪法，
摆在一起，像一堆发育不全的蚕宝
宝，东倒西歪在一起。我刚刚在超市
已经买了两根黄瓜，它们是直的，匀
称的，好看的，顶上还戴着花，鲜嫩嫩
的样子。但我还是蹲了下来，打算再
买几根歪瓜回去。现在还能在城里
遇到这样原生态的黄瓜，不容易。

随手挑了几根。老太太在称秤
时，我看到她的双手，竟然都没有手
指，只露出一两截指跟。她就是用那
几截残缺的指根，夹住秤的。老太太
淡淡地说，小时候火烧的。我不该盯
着她的手看的。我有点羞愧，刚刚我
还跟她还了价。

一共是5.6元。地上竖着一个二
维码，扫码的时候，我按照老太太原

先的价格，付了款。却没有听到那声
熟悉的提示音，“微信收款 XX 元”。
我看看手机，确认已付款成功。怕老
太太不放心，我问老太太，你再看看，
有没有收到？

没事没事，你付了就行，我没有
手机，看不到的。老太太连连摆手，
示意没关系，她相信我。我指了指二
维码，问她，这个不是你的？老太太
答，是我儿子的，我一个老太太，哪里
会弄这个啊。

这么说，这个钱，你自己收不
到？我有点诧异。

老太太笑了，一样的一样的。连
着重复了几次。一边帮我用塑料袋将
黄瓜装好，一边说道，儿子还是不错
的，我缺钱了，跟他要，他也会给的。

我又问老太太，这些菜，是你自
己种的吗？

老太太点点头，说，现在地少了，我
这都是用边边角角的地种的，地没养分，
收成少，菜又长得不好看，不好卖呢。

老太太忽然抬起头，看看我，想
说什么的样子，但话到了嘴边，似乎
又咽了回去。

我问，老人家，你是不是想说什
么？

说、说了也没用。老太太吞吞吐
吐地说。后面的话，更像是她的自言
自语：如今也没几个人身上带钱了。

我恍然明白了。我拍拍口袋，老
人家，我身上确实没现金。

老太太憋红了脸，我不是、不是那
个意思，我不是跟你要钱。我的意思
是、是，要是有人买菜，能给我现金就
好了。又懦懦地低声说，跟儿子伸手
要钱，总归不如自己手里能捏几个钱。

我又一次深感羞愧，我竟然那么
夸张地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老太太
的话，更是让我羞愧而心疼，她那个

“捏”字，戳痛了我。
我拎起在超市买的一大袋东西，

以及在老太太这儿买的几根黄瓜，几
乎是有点慌乱地逃走的。

回到车上，我还不能平复心情。
我打开车上的几个储物格，翻，一阵
乱翻。我记得上次办事时，对方是找
了我一些零钱的，也不知道当时随手
塞在了哪里。

太惊喜了。我竟然在储物阁里，
找到了零零碎碎的二十几块钱。

我将车子熄了火，匆匆走下车。
老太太那儿还剩几根黄瓜，我还看到
边上有一个老南瓜，我最爱吃南瓜
了。我要去用这些现金，将它们都买
下来。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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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台夏日看时物，最爱葵花向太
阳。”在这广袤的自然界中，有一种奇
特的逐光现象。葵花在生长时，花头
始终朝向太阳，亦步亦趋地随太阳位
置而转动，这便是“向阳性”。

秋风乍起，万物染上金黄。此
时，饱满的葵花籽便成了人们越冬的
小零食。瓜子一旦嗑起，便很难停
下，一直到几碟瓜子都嗑完才肯罢
休。茶水一杯接着一杯续上，家长里
短的话题也如潺潺流水般不断。时
光在不知不觉间被拉长，人们将一年
来的精彩往事，逐一倾诉。那瓜子仿
若一位心情愉悦的听众，专心致志地
陪伴着他们度过一个下午，乃至半个
晚上。这般聊天的方式，被人们亲切
地称为“唠嗑”，唠的是生活的琐碎，
嗑的是悠悠的心情。

嗑开瓜子壳的声音，清脆而富有
规律，恰似深秋的一段风吹篱笆，又如
同雪花落在窗台上一般，清脆而绵柔，
是故乡秋冬季节里最亲切的乡音。

在郑州的沙门村，我曾有过一段
难忘的时光。好友小常在此租了一
处院落当作仓库，房间颇多。我便搬
来与他同住，妻子和儿子也从老家赶
来与我团聚。

院子空旷而宽大，我和儿子一
起，围绕着院落种下了几十棵葵花。
儿子对这些葵花格外上心，隔三岔五
就用井水，挨着给葵花浇灌。盛夏来
临，一片金黄的葵花映入眼帘。它们
在翠绿的叶子中热烈地绽放，宛如一
个个璀璨的小太阳。小鸡在叶子下
面欢快地挠土觅食，隔壁的猫咪翻过
墙头，躲在葵花秆下惬意地午睡。儿
子看着满院子的小动物，脸上洋溢着
开心的笑容。

“我现在和葵花一样高，过几年
我会长得更高。”儿子骑在我的脖子
上，兴奋地和葵花比着高度。

在沙门村，葵花是一道独特的风
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院子内外种
上大片的葵花。每当夏日的阳光倾
洒，整个村庄都被金黄的花海淹没。
孩子们在葵花丛中嬉笑玩闹，那银铃
般的笑声便在花丛中悠悠回荡。

葵花的籽粒渐渐饱满，葵花犹如
中秋的圆月之时。因为工作调动，我
又要搬家了。儿子望着那几十棵已
结满果实的葵花，眼中满是不舍。那
是他许久以来辛勤耕耘的成果啊，在
即将收获的时刻，我们却要远离。

我对故乡的一片赤诚，就如那深
深扎根的葵花，无法割舍。故乡的一
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如诗如画般珍
藏在我心间。

店门口有一块狭长的空地，长期
被垂柳的阴影笼罩，其他植物都难以
成活。我却在这巴掌大的地方，种下
了几十棵葵花。

妻子担忧地说：“这个地方见不
到阳光，它们活不下去的。”

我轻声说道：“空着也是空着，试
一试吧，即便不开花，能看到满眼绿
色，也比这般光秃秃的要好。”

葵花顶着壳破土而出，起初是那
么纤细文弱。我便时常浇水，还买来
肥料埋在根部。它们渐渐长高，小暑
过后，竟长得比我还高。顶端冒出花
苞，中心的叶片渐渐散开，形成花盘的
边缘，籽粒排列有序，宛如故乡夏日里
那望不到边的良田，阡陌纵横，又似一
个古战场，排兵布阵，极有章法。

每天清晨，当阳光洒在店铺门
口，葵花便展开那黄色的花瓣，向着

太阳露出灿烂的笑脸。
望着这几十株葵花，那硕大的金

盘在风中摇曳，成为店门口一道亮丽
的景色。我的心中满是欢喜与满足。

临近中秋，葵花绽放出绚丽的笑
脸，犹如金色的火焰，热情地向着太
阳欢呼。它们执着地追随着光明，仿
佛在与太阳进行一场永恒的对话。

我种下这些葵花，并非为了收获
瓜子，也不是单纯为了欣赏那灿烂的
花朵。我只是看着这狭长的土地，不
想让它荒芜。我始终觉得，每一寸土
地，都应有遍地生花的机会。

我有个邻居，老家在内蒙古。他
告诉我，在他们老家，葵花都是几百
亩地大规模种植。

他对嗑瓜子有着异乎寻常的热
爱，常常能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瓜
子，不停地嗑着。

有一次，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牙齿
上嗑出了一个小豁口。这让我非常
惊奇。他却笑着说：“从小到现在，嗑
了五十多年了，一直用这个牙齿嗑。”
瓜子嗑得多了，牙齿也留下了印记。
我劝他少嗑点，或者换另一边牙齿
嗑，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从小养成的
习惯，改不掉了。”望着他那残缺的牙
齿，我知道那是故乡在他身上留下的
深深印记。

葵花追逐太阳，仿若一种与生俱
来的天性，恰似我对故乡那深沉且固
执的偏爱。

我常常静静地伫立在风中，朝着
故乡的方向，一遍又一遍地眺望。有
时候，我多么渴望能成为一株葵花，向
着太阳，努力地生长，让那份对故乡的
思念与眷恋，在阳光下尽情地盛开。

闲坐烹茗 ■龙宽

我常常静静地伫立在风中，朝着故乡的方向，一遍又一遍地眺望。有时候，我多么渴望能成为一株葵花，向
着太阳，努力地生长，让那份对故乡的思念与眷恋，在阳光下尽情地盛开。

故乡的葵花

其一

蓬莱仙界足清风，香透人间倚半空。
金粟同瞻残暑后，琼枝争拥晚凉中。
诗为杜牧应偏好，赋入相如总说工。
一睹名花秋色美，旅情乡思梦魂通。

其二

闾阖当宜瑞气从，仲秋犹灿紫微逢。
芳香已与金风发，嘉色都随皓月供。
把叶题诗凝夕霁，将花酿酒剖霜封。
青山自会多招隐，绮漫云霞乡思浓。

其三

乡心华盖情千里，琼蕊疏疏透碧窗。
苍叶敷荣依玉树，金花交映漫银缸。
鹫峰飘落星垂地，蟾窟飞来月堕江。
清澈长渠秋寂寞，唯闻流水夜淙淙。

其四

香透衣裳嗅始知，此花开又启幽思。
月中半影皆如梦，云外孤芳岂足痴。
万斛娇黄谁可赋，千丛冷翠自能诗。
相看把酒招游子，赠与天涯借一枝。

其五

江南秋色亦芳菲，醉却愈惊景物肥。
千里壮游频送酒，六朝遗胜总传衣。
隔空明月当应伴，长夜清风莫可违。
怀古又沾新雨露，桂花终被后生期。

“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属他
人？”脱红装，着戎装，绸簪束发；抖银
枪，出雄关，穆桂英扮相的旦角怒斥
道。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正在升
平轩戏楼惊艳四座，博得满堂喝彩。

好一位巾帼英雄！纵不过一支点
绸簪，恍惚间也似杨门剑，萌出保家
卫国的豪情志。

曲终归后台，松头面，暗自思忖，
方才惊觉：我非穆桂英，我只是一支
以铜代金，以绸替翠鸟羽毛的点绸花
簪，日日随主人于戏台之上，她扮公
门小姐，巾帼侠义；我扮金胎银底，点
翠头面。唯至夜深人静，我们才被伶
俐的月光看穿一切，摔回现实，她是
草台班子不温不火的旦角，我是一支
普通的点绸簪。

“你且消停睡下吧，我们不过是些
簪钗脂粉，做什么平反擒王、保家卫
国梦呢？”

“你知道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

“别酸文假醋的了！唉，好言难劝

做梦的鬼！”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笃定道。
次日，昏沉困倦的主人匆忙间将

我束上头。彻夜未眠，我也迷迷蒙
蒙，暗自料想：“向来唯有唱穆桂英，
主人才会用上我，怎么今儿的《幽媾》
换《穆桂英挂帅》了？”

与往日一般上台，却不闻一声喝彩。
“搞什么东西！老子点的不是《幽

媾》吗？怎么上来个穆桂英？”点戏的
客人骂道。

“这世道本就乱，大伙来升平轩就
是寻乐子的，谁要看你这穆桂英！”侧
门的观众附和道。

……
慌乱间，主人狼狈下台，另一位花

旦匆忙着装，上台替主人唱下那一出
《幽媾》。

主人哭了一夜，从此便将我弃置
于鲜少开启的妆奁箱，再不唱穆桂英。

幽怨与不甘日复一日。转眼
1860年，圆明园毁于烧杀抢掠，京都
被杀戮洗劫，已完全沦陷。覆巢之

下，安得完卵，升平轩也未能幸免，乱
世之下再无歌舞升平。昔日的戏班
子走的走，散的散。

好恨！恨天道无情！恨世风懦
弱！恨洋鬼铁骑豺狼寇！恨万里山
河破碎！恨冤者孤零魂飞！恨事不
关及己者《后庭花》中娱乐！恨我非
穆桂英，不得保家卫国……

恍惚间，看到远处熟悉的身影，披
头散发，满面尘土，不复往日光鲜，我
却依旧一眼认出——是主人。

主人将我簪到头上，一片狼藉中，
傲然挺立。好似往日台上飒爽的穆桂
英，坚定地向前走去口中念念有词：
“我们从军去，我们保家卫国去……”

脱戏装，着军装，绸簪束发，奔赴
抗战前线。

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之中，我们义
无反顾冲向火光。烟尘里，枪弹间，
不禁吟起旧时词：“猛听得金鼓响画
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有
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可属他人
……”——终圆巾帼梦！

湘湖诗会 ■朱超范

甲辰桂花有咏

朝花夕拾

追赶清凉的路上

湘湖新苗 ■蒋佳茗

烟尘里，枪弹间，不禁吟起旧时词：“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有生之日责当尽，寸
土怎可属他人……”

花簪终圆巾帼梦

■赵显一

学生来请假，要求提前一个小时
放学。理由是，家里来了一位很重要
的台湾客人，他需要早点回家准备会
面。我纳闷，要客来访，接待时间通常
会安排在晚餐时候，从惯常的下午五
点提前到四点出校门，这一个小时，对
于晚间的聚餐，意义并不大呀！

我真心好奇，“晚上是在哪里会面
呢，这位贵客是男的还是女的呀，你的
父母或其他家人一起参加吗？”

他进而解释：“老师，他是男的。
我的父母并不参加，是我一个人去见
他。他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位
朋友，我必须准时出现，所以……”郑
重其事但支支吾吾的样子，似有什么
隐瞒。

在我持续探究的眼神面前，他避
之不能，终究还是说出了真相——他
要参加周杰伦的演唱会！

他说，周杰伦来大莲花开演唱会
了，他好不容易抢到票，绝不能错过这
个宝贵的机会，因为举办方统一入场
的时间很早，所以得提前离校。看得
出，他眼里的热望与激动！周杰伦是
他的偶像。

这小子，大概是怕说了实情我不
准假吧，所以假说会见的是台湾客人，

硬要较真，也没有大错，但至少是刻意
打了一个擦边球！殊不知，独自一人
去见一位非亲亦非故的台湾客人的说
词，是更逃不过我的盘问的。

学生的小心思，可以理解，但取巧
之实，还是让我感觉到了浅浅的不
爽。坦荡乃是真君子，在我面前耍心
机，在可信度上自然是减分了。但我
不想扫了他的兴，没有皱一丝的眉头，
爽快地答应了。我谨记哲学家斯宾诺
莎所说：“心灵不是武力所能征服，却
可以被爱和美德所征服”。教育也是
一门艺术，要等火候。

再说，谁没有偶像呢！年轻人有
自己的偶像，并非坏事。与他一般大
小时的我，也有自己的偶像，她是越剧
王子茅威涛。

酷暑炎炎，夏日很长，没有空调。
在水泥地上摊开一张席子，躺下来，让
电扇慢慢地转，再翘个二郎腿，听收音
机里咿咿呀呀地播放越剧折子戏，那
可是真享受啊！

那时候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可
谓是百花齐放，每朵花都有自己的独
门功夫，深受戏迷喜爱。老生唱腔，属
董柯娣的最过瘾，激越高亢，荡气回
肠。旦角洪瑛，王派传人，嗓音甜美悠

扬如涓涓细流，哀怨凄楚之时，又听得
人撕心裂肺。

茅威涛比我大十岁，尹派第三代
弟子，当时已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
主，越界最耀眼的新星。我喜欢她俊
美的小生扮相，飘逸潇洒，喜欢她圆润
的唱腔，气韵悠长，最佩服她突破旧体
敢于创新，潜心钻研出了受人欢迎的

“茅腔”。年纪轻轻就被拥为众花之
首，盛名之下，她也不忘初心。她直面
戏剧艺术落幕的尴尬，以越剧在新时
代的枝繁叶茂为己任，活跃于舞台。

如今，六十多岁的她，依然风采卓
绝，谈吐高雅，一头灰黑色的短发，尽
显时尚范。岁月改变容颜，但遮不住
她的智慧与胆魄。茅威涛，如陈年的
酒，是我永远的偶像。

似乎，偶像的身上，有一种永不消
逝的光芒与点石成金的魔力，吸引粉
丝们自动地靠近，投注无限的热情，甚
至是全部的希望。一旦与偶像结盟，
再普通的人，似乎也能借得他们身上
的光而摆脱掉自己身上的弱点。看自
己的偶像在舞台上尽情地绽放，就好
像自己感同身受地活出了美好的现实
生活。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

对面的草坪总是更绿，触手可及

的东西容易遭弃。偶像与粉丝之间，
最重要的纽带，不是共鸣，而是距离。

有一次，受到一位同事的质疑，
说：“我初与你打交道时，觉得你是一
位温婉的好人，怎么现在的你，变得如
此不近人情？”我只好回答：“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如您所见，这两个我都
是真实的！”

距离产生美，渴望填补着无知。
一旦偶像走近，我们会发现，他们

的齿缝也会残留青绿色的菜叶，他们
愤怒燃烧时的心，也会爆出粗口，他们
也是在社会染缸里浸泡长大的一个，
有俗不可耐的陋习。从令人沉醉的幻
想中醒来，揭开神秘的头纱，我们还会
永保热爱吗？！我想，相比成为邻居，
我会更为舞台上儒雅倜傥光芒四射的
茅威涛心动。

年岁渐长，我再不会在人群中寻
找偶像了。尽管令我崇拜与欣赏的人
遍布周身，但再无“偶像”了。岁月教
会了我，分清想与要的区别。把自己
的世界建设好，才不用去他人的世界
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人最好的转运方式，是收回心力，
没有任何人的发光，比自己的绽放更
重要。

灯下漫笔 ■陈幼芬

年岁渐长，我再不会在人群中寻找偶像了。把自己的世界建设好，才不用去他人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人最好的转运方式，是收回心力，没
有任何人的发光，比自己的绽放更重要。

你心中，可有偶像

我家北窗外的花园里种着
一棵枣树。

是三年前我家小妹从朋友
家中移植过来的。据说这枣树
品质很好，果实圆润，大而且
甜。因为这朋友家事业发展得
很好，冲着这吉祥的寓意，很欣
慰能得到这棵枣树。

这棵枣树本来我准备种到
城西的小花园里，无奈那几天有
事没去城西，所以，临时挖了个
浅坑，歪歪扭扭地种了下去，想
着到时要移植时也简单点。谁
知过了十几二十天，竟牢牢地扎
根了，试图用绳子给它拉直，无
果。最后还是顺其自然，让它歪
着长，没有去动它。

春天来了，枣树抽出了绿绿
的、嫩嫩的新枝绿叶，后来又开
出了小小的、密密的枣花，满树
满枝。

枣花的香气清新馥郁，时而
清淡时而浓郁。其香味独特，被
形容为如窖藏多年的老酒，醇厚
绵柔甘洌。在枣花盛开的季节，
其香气弥漫，沁人心脾。虽不起
眼，但也能惹人注目。怪不得以
前农村里，好看的姑娘名字就叫
枣花。

枣树种下去的第一年，只开
了为数不多稀疏的枣花，结了几
个小而青涩的枣来，不到成熟季
就掉光了。到了深秋，萧瑟的秋
风，扫得枣树不存一片叶子，只
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和一根根向
上的刺。我以为这枣树枯死了，
不甘心地刮了一下树枝，里面湿
湿的青青的，这才恍然大悟，原
来这枣树冬天是落叶的。

春天来了，叶子绿了，这枣
树像打了鸡血一样地疯长，主杆
上还开了好多的枣花，凑近能闻
到香味，这一年，枣树上结了二
三十颗枣子，个大，圆润，饱满，
咬一口汁多甘甜，摘下来盛了一
大碗。

冬去春来，强大发达的根
系，使这棵枣树的周边，生出了
好几棵小枣树，密密麻麻，围着
主杆树，大有发展成小小枣园的
势头。除了发新枝之外，今年的
枣花开得满树都是，枣子挂满枝
头，满满的丰收景象。可喜的
是，看枣树竟成了老妈最爱的事
儿。老妈今年虚岁八十有七，除
了因骨质疏松行动不方便之外，
其他身体还算硬朗。平时在家
除了看看电视，做些轻便的家务
之外，有空就在窗口望望外面的
世界。枣树开花了，结果了，谁
家的谁谁，领了小孩来摘枣子吃
了，经常有鸟儿来偷吃枣了等
等，她都清楚。看到有人来摘
枣，老妈情商也很高，只是说，你
们小心点不要使劲往下拉，这树
越加歪了，摘枣人就不好意思走
开了。我和妈说，摘就摘吧，大
家都是图个开心。

夏去秋来，时间飞逝，我家
窗前的枣树上还高高地挂着几
颗饱满的渐渐变红的枣子，像是
挂着的小灯笼，在秋风中摇曳
着，仿佛在向路过的人说，来吧，
来吧！

心香一瓣

窗前的枣树

■赵鑫炎


